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彝族村社权力的结构、运行及影响——以云南栖村为例 

  彝族是西南地区人口最多的一个少数民族,历史上不仅建立起了大小不一的民族政治体系,而且也采取

了诸如鬼主统治、家支制度、等级结构等具有突出民族文化特征的体系形式,成为西南民族中特色甚为鲜

明的一个民族。已有的研究多侧重于从文化层面探讨彝族文化,而专门从政治学的视角来分析彝族政治体

系究竟是如何维持自身运作的尚不深入,尤其是对于在国家制度与彝族文化交互作用下的彝族村落,其当前

的权力格局状况又是怎样的这一问题的研究还是初步的。围绕这一问题,笔者对一个具有浓郁彝族文化的

村落栖村①进行了两个多月的深入调研,现依据调研结果,对彝族村社权力的结构、运行及影响作一简要分

析。 

  一、彝族村社权力的结构 

  任何一个政治体系,为了维护特定的政治秩序,便于政治生活之管理的需要,都必然建构一定的权力体

系,形成一定的政治形态;与此同时,任何一个民族村社,也必然在国家与村社的交互作用中,形成相应的村

社权力,产生相应的村社政治。 

  从调研的情况来看,目前彝族村社权力实际上由多种权力形态共同分享,权力模式呈现出罗伯特·A·

达尔所指称的“多元论”权力格局。其中,一类权力是国家法律法规所赋予的正式权力形态,主要包括村委

会权力、村党支部权力以及以小组干部、户主大会为内容的小组权力;另一类权力是从民间自然形成的内

发自生型权力,主要包括以“毕摩”、“苏尼”为代表的宗教权力,②以家族组织、 “总理”、“舅父”

为代表的家族权力。③村社权力便分散在这些权力主体中,村治秩序也是由这些权力所共同塑造与建构

的。其中,村委会与党支部权力主要负责执行国家政策,塑造行政秩序;小组权力主要负责组内公共产品的

提供,增进组民利益;家族权力尤其是总理与舅父凭借在家族领域享有的威望获得对家族成员生活的影响

力,并通过对血缘伦理秩序的维系成为村社内生秩序的重要建构者;而宗教权力则依凭在宗教领域方面的独

特理解力与创造力,也分享了一部分村社影响力,并通过对村民思想的塑造或行为的规范从而间接促进了村

治秩序。 

  对于这一“多元论”权力格局,独特的民族文化、民族政治文化以及政治生态是解读其形成的关键。

如果说体制内权力是国家以制度的形式所主导的,那么体制外权力则无法规避对民族文化内容的再表述。

不论是宗教权力,还是家族权力,都是民族文化的深厚积淀,都是民族文化之于权力结构的直接表露。其中,

从总理、舅父到家族组织这些体制外权力,都是和根深蒂固的家族伦理观念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而从毕摩到

苏尼等体制外权力,则是对万物有灵观念主导下的原始宗教信仰的再反映;另外从政治文化的视角上看,体

制外权力当然也离不开人们对传统权力方式的深刻认同取向,正是这一深刻的情感取向所造成的扎实的心

理积淀,进一步强化了体制外权力的内在生命力及其现实影响力;而进一步透过文化的层面,村社权力结构

的形成还与彝族独特的政治生态环境休戚相关,包括偏僻闭塞的自然地理环境、艰苦恶劣的生存状态、自

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以及独特的山地农耕生活等等,正是这一独特的生态环境为体制外权力的存续创造了有

利空间。 

  从结构的层面总体看来,体制内权力与体制外权力共同构成了目前彝族村社权力的主体类型。对于这

一权力格局,正是民族文化、民族政治文化等因素的潜在影响,从而使彝族村社权力在呈现出普遍性的同

时,也衍生出具有民族特色或乡土特色的权力形态;由此也进一步得出,正是民族文化等因素的深刻影响,从

而在相当程度上为民族村社权力结构打上了深深的民族烙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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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彝族村社权力的运行 

  对于特定的政治体系来说,不仅内在地包含一定的权力体系,也必然要运用这一权力体系,对社会价值

进行权威性分配,对社会生活进行调节与控制,这亦便是权力的运行问题。 

  从特点的视角来审视彝族村社权力的运行状况,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首先,在村社公共决策的制定

上,表现出权力运行的弱利益表达与决策权的高度集中倾向;其次,在公共决策执行的路径依赖上,呈现出对

非正式资源的普遍依赖,包括对体制外权威的借用、对习惯法的整合及对乡土地方性资源的利用等等;再

次,在有效性水平上,不同权力主体有效性水平各有差异。其中,小组权力由于致力于组内公共产品的提供

从而赢得了组民较高的政治认同,宗教权力与家族权力基于对村民精神上的满足、血缘凝聚力的塑造或乡

土伦理秩序的推动从而实现了影响力向权威的转化;而村委会权力则由于忽视了对村社公共性的有效建构

以及强烈的行政取向,从而弱化了其权威水平;最后,在权力关系上,体制内权力与体制外权力也表现出相互

影响与渗透的关系。 

  对上述权力运行特征背后的产生逻辑进行深入研究后我们发现,由于民族权力运行是在乡土文化这一

特定场域中进行的,其运行亦离不开乡土文化本身的发展逻辑。一是民族传统文化之于村社权力运行的影

响。民族文化是权力运行的重要文化背景,对于任何权力主体来说,其都无法超越所属民族文化的潜在影

响,而只能在特定民族文化的价值偏好、风俗习惯、生活方式的基础上行使政治权力、介入政治过程。以

有着浓厚家族伦理观念的栖村的政治实践为例,不论是体制内权力的获取抑或是运行路径,要么以家族文化

以底蕴,要么以家族文化为潜规则,不同程度地表现出权力获取的家族认同、权力运行的家族倾斜等特征;

二是民族政治文化类型之于村社权力运行的影响。任何政治体系都与一定的政治文化相伴,不同类型的政

治文化通过影响人们的政治态度从而构成人们政治行为的基本模式。以栖村为例,村社政治文化无疑属于

臣民型政治文化,而正是这一臣民型政治文化的影响,在相当程度上加剧了村民的政治冷漠,并导致了村务

决策与管理中普通村民的弱利益表达状态。 

  综上可见,不单是村社权力结构无法规避民族文化的影响,村社权力运行亦难以逾越民族文化的影响。

不论是公共决策的制定、抑或是决策执行的路径依赖等,都是民族文化作用的结果,都是民族文化对权力运

行特征的再表述。从相当程度上说,正是独特的民族文化孕育了独特的权力运行格局。 

  三、彝族村社权力的影响 

  任何一种权力体系,不仅有如何建构的问题,在建构之后如何运行的问题,而且既定的权力体系也会不

可避免地对社会政治生活产生各种影响,这便是权力体系的影响问题。在这一分析语境下,我们对村社权力

格局的现实影响作一辩证分析。 

  一方面,从政治稳定的视角来看,彝族村社权力格局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仅从目前村治秩序的相对稳

定、村民对生活现状的相对满足来看,村社权力格局的秩序维护功能便不言而喻。尤其对于体制外权力来

说,尽管作为一种非正式权力而存在,却具有不可忽视的村治秩序建构功能,不仅在家族秩序、信仰秩序的

维护中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事实上在某些公共管理领域也起着直接或间接的促进作用。以神职人员毕摩

为例,其通过信仰的规范与威慑,通过一些仪式如“喽氐”为村民建立公共活动场所,从而起到塑造村民思

想、规范村民言行的积极作用;再以家族组织为例,客观上也起着协调邻里关系、推动伦理秩序不可替代的

纽带作用。 

  另一方面,进一步从政治发展的角度审视,则其明显滞后于政治发展的基本要求。这集中体现在村委会

权力格局中,其权力行使的高度行政取向虽有助于国家政策的有效贯彻执行,并有助于村社政治体系与国家

政治体系保持高度一致,但客观上却也制约了对村民利益要求的有效维护,尤其是权力公共性的不足,不仅

使其远未能达到有效汇合并解决村民诉求的基本要求,客观上也弱化了权力的合法性与有效性水平;与此同

时,村委会权力行使过程中民主意识的缺失以及村民有限的公共参与,又不仅影响了村社治理的公平与正

义,也影响了自治能力的有效提升,并从根本上制约了政治发展的进程。 

  对于上述影响的深入剖析,离不开对权力本质属性的探讨。在现代民主社会,权力本质上是由全体人民

共同所有,包括在村社非政权政治层面,权力属于全体村民,由村民进行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然

而受之于经济与社会发展水平的限制,以及社会分工的客观需要,又使得权力不得不由少数人来行使。而在

权力的归属与权力的行使相分开的情形下,如何确保权力的委托者始终代表公共利益行使公共权力,并充分



落实人民群众当家做主的宪法精神,则成为权力行使的焦点。而在这样的理论视域下,如何纠偏当前彝族村

社体制内权力在公共利益价值取向上的偏移所导致的异化,并积极调适权力运行中的这种偏离,不断提升村

社成员的民主意识与能力,无疑是村社政治发展中亟须解决的现实问题;此外,对于有着浓郁民族文化的彝

族村社来说,在不断完善体制内权力的同时,也须充分整合丰富的既有民族文化资源,并且大力挖掘体制外

权力在村社发展中的资源作用,从而为民族村社的政治发展提供内在动力。 

  注释： 

  ①栖村,是滇中一个偏僻的彝族山村,地处冷凉贫瘠高寒山区,属于西南彝族罗罗颇支系。该村彝族传

统文化古老悠久、底蕴深厚。关于栖村的其他详细信息,详见已发表的其他学术论文。 

  ②村中至今有3位毕摩,当地又称为“阿呗玛”,他们是作为沟通人神而存在的神职人员,主要是为祖先

崇拜服务,通晓操持丧葬、教路、驱灾、祈福、合婚、占卜等宗教仪式;苏尼,与毕摩一样,同为宗教神职人

员。 

  ③总理,由组民推举产生,每个小组都有一位总理,担任者须在村中享有较高威望、办事能力较强且成

熟稳重,主要负责族众的互帮互助,日常纠纷的调停以及重大家族事务的协商;在罗罗血缘群体中,相对于主

家而言,后亲是极具权威的群体,而后亲的权威主要又是通过舅父来体现。 

  作者简介：廖林燕,云南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云南昆明, 6500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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